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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广学会是清末在华传教士设立的规模最大的出版机构，为推动中国的维新变法，广学会翻译
出版了大量社会科学著作。同时，出于“科学传教”等原因，也译印了较多自然科学著作。本文通过
分析广学会清末译印的自然科学著作，探讨其原因，以期完整呈现广学会的出版全貌并重估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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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largest publishing institution set up by missionaries in China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a large number of books on social science for the
promotion of reform in China． However，for reasons such as“promoting missionary work through science”，this
institute also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many books on natural scienc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natural sci-
ence publications by the Institute，this paper explores the underlying reasons of such undertaking，aiming to
present a complete picture of the publications by this Institute and reevaluate its infl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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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社会科学翻译和自然科学翻译共同构成了

科学翻译的内容［1］，但如果将二者混为一谈，
往往会带来一些问题，如邹振环就指出，对自
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不加区分会导致论述不够深
入。［2］作为近代传教士在华设立的规模最大的
出版机构，除宗教布道等书籍外，广学会还翻
译印行了大量关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著
作。广学会的前身是 1887 年创立的同文书会，
1889 年改名为广学会，对于促进中国的近代
化起了重要的作用。广学会在清末的翻译出版
活动是一个有机整体，而已有研究却多侧重于
其社会科学著作，缺乏对其自然科学著作的考
察。［3-4］因此，本文将重点检视广学会译印的自
然科学著作，探析其原因和社会影响。
1 广学会译印自然科学著作的原因
传播科学知识自明末以来便是传教士重要

的传教策略之一，鉴于广学会内部成员的来源
和所属机构的现实需要，均为其印刷出版相关
自然科学著作提供了便利。此外，维新变法的
失败和清末科学教科书的翻译风潮也推动了广
学会译印更多的自然科学著作。
1. 1 来华传教士的传教策略

从利玛窦来华译印的科技文献到早期传教
士创办的报刊，自然科学知识一直是其中的重
要内容，传播科学知识已经成为一种有效的传
教策略。广学会的终极目标乃是传教，进而将
中国纳入基督教世界。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广
学会继承了明末来华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等人
“科学传教”［1］的策略。不过，到了清末，“科
学传教”不仅有了更广泛的受众，而且还呈现
出与此前不同的动因。明末的西学传播是为了
迎合士大夫阶层对自然科学知识的好奇和宫廷
对于历法等实用知识的需求，而清末的“科学
传教”更多是基于鸦片战争之后教徒增长缓慢
和教案频发的困境，丁韪良、林乐知、狄考
文、李提摩太等人逐渐意识到，要保证传教活
动的有效开展，首先应该提高中国人的整体智
识水平。具体到广学会的翻译出版活动，除素
以发表政论以鼓励变法而闻名的 《万国公报》
发表了一些自然科学篇章外，广学会也译印了
较多的自然科学著作。
1. 2 广学会成员的来源和所属机构
在华传教士分属不同的差会，但相同的目

的使它们总体上维系着密切的联系。近代西方
传教士在华设立的出版机构主要有墨海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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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华书馆、博济医局、益智书会、格致书室和
广学会［5］，它们的翻译出版活动不是彼此孤立
的，出版内容上具有相似性，各机构的主要成
员也有着密切联系。例如，墨海书馆的主要创
始人慕维廉和艾约瑟同时也是广学会会员，益
智书会的主要成员林乐知、韦廉臣更是广学会
的中坚，该会的成员还有丁韪良、傅兰雅等
人。传教士间和出版机构间的联系促进了版权
的流通和共享，便于广学会译印其他出版机构
的书籍。由于广学会的主要成员都是英美传教
士，共同的目标和千丝万缕的联系使他们所属
的机构存在诸多的版权共享或代印现象。
1. 3 维新变法的失败
自然科学知识的译介之所以成为广学会传

教事业的一部分，不仅是因为近代中国民智未
开，同时也是因为这是开展社会变革的必然之
举。作为清末变法的重要举措之一，改革教育
是广学会中林乐知、李提摩太等人的共识，他
们“批评科举制度，说它妨碍中国培植能够因
时制宜的有用人才，出路在于振兴学校，扩充
科目，教授近代所需的数理和中外史地等新
学”［6］。维新变法前广学会译印自然科学著作
的数量还少，1888-1901 年，广学会总计出版
了 134 种著作，自然科学著作仅 10 种。［7］维新
变法失败后，广学会企图影响开明士大夫改革
的上层路线也走到尽头，影响改革进程的社会
科学著作的翻译出版活动陷入低潮，而作为教
育改革的另一项重要内容，自然科学著作的数
量却因此得以显著增加。
1. 4 清末科学教科书翻译风潮

维新变法后至民国初期是我国西学翻译史
中独具特色的一个阶段。由于恰逢科学知识普
及时代，这一阶段的科学翻译，尤其是科学教
科书的翻译成为主流。在传教士出版机构中，
益智书会和格致书室是翻译出版教科书的重要
代表，虽然广学会的出版重心在清末总体上以
社会科学类和宗教类著作为主［5］，自然科学著
作的译印处于次要地位，但仍顺应这一潮流译
印了较多自然科学教科书，特别是戊戌变法
后，其数量和学科门类都比之前有了很大的增
长。此外，商业因素可能也是广学会译印自然
科学著作的动因之一。作为一家商业性的出版
机构，广学会在全国各地设置了众多代售处，
出版新书目，售书利润成为维系其日常运营的
重要经济来源。但是，广学会自然科学教科书
的主要来源是其他教会出版机构的已刊著作，
属于重印或代印，独立翻译的著作较少。
2 译印的学科和语种
广学会译印的自然科学著作涵盖了众多学

科，基本囊括了近代传教士传播西学的方方面
面，在语言上以英语为主。
2. 1 自然科学著作的学科分布
广学会自然科学著作的分析主要基于 《广

学会译著新书总目》 ( 简称 《总目》) ，原书未
注明出版年份，《近代译书目》的“序言”中
指出其出版于清末。事实上，《总目》收录的
《女铎报》创刊于 1912 年 4 月［8］，据此可知此
目录的出版时间最早应为民国初年。在目前已
知的收录广学会著作的书目中，《总目》是最
详细的，按学科分门别类。

表 1 《总目》中主要自然科学著作学科门类及代表作品
学科 代表作品

天文
《最新天文图志》、《日月星答问》、《日月蚀节要》、《三光浅说》、《天文图说》、《天文揭要》、《天文新论》、《天
文须知》

地理 《八星之一总论》、《最近地文图志》、《地文学教科书》、《地理全志》、《地理须知》、《地志须知》、《地学须知》

医学
《医方汇编》、《俟医浅说》、《骨格辩正》、《万国药方》、《全体须知》、《西医五种》、《孩童卫生论》、《西医内科
全书》

格致
《格致汇编》、《格物质学》、《格致新机》、《格致进化》、《物理标准》、《格致举隅》、《观物博异》、《格致问答提
要》

电学 《电学图说》、《电学纪要》、《电学总览》、《电学须知》

算学
《代微积拾级》、《圆锥曲线》、《曲线须知》、《三角须知》、《微积须知》、《代数须知》、《量法须知》、《算术教科
书》、《代数学教科书》

植物学 《濮尔班克种植学》、《植物图说》、《植物须知》、《种茶良法》、《农学新法》、《植物学教科书》

矿物学 《矿物教科书》、《矿物须知》、《矿石图说》

化学 《化学初阶》、《化学办质》、《化学卫生论》、《无机化学》、《化学须知》

声学 《声学揭要》、《声学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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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表 1 中列有明确科目的著作外，目录中
还有未列明科目的其他著作，如 《动物须
知》、《力学须知》、 《重学须知》、 《气学须
知》等。由表 1 可知，广学会译印的自然科学
著作主要有天文、地理、医学、格致和算学等
学科。由于广学会的主要成员同时也是其他学
会的成员，因此，广学会的出版物中有很多其
他学会或机构的出版物。如天文类中，《天文
图说》和《天文揭要》原是益智书会的出版
物; 算学类中，《代微积拾级》原是墨海书馆
的出版物。广学会译印的自然科学著作以教材
和通俗性读物为主，一方面是因为清末中国人
的科学素养比较低，另一方面是因为广学会译
印的文本较多来源于益智书会、墨海书馆和格
致书室，而它们本身就以普及科学知识或编印
科学教科书为主要使命。
2. 2 原作的语言
译本原文的来源会随着时代和社会环境的

变化而变化。明末的科技翻译源文本除了欧洲
大陆通用的拉丁语，更有随天主教传教士的来
源而决定的葡萄牙语与意大利语，清初，随着
在华法国传教士的增多，法语成为主要的源
语。到了清末，广学会译印的著作已经主要来
源于英语，一方面，是因为英美 19 世纪已经
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取得了全球领先的
地位，“英文逐渐取代法文而成为国际公用的
主要语文”［1］; 另一方面，是因为广学会和其
他传教士机构的主要成员是英美传教士或外交
人员，他们的母语也决定了他们在翻译源语言
选择上的偏好。此外，原作的语言中还有少部
分来源于日语。
3 著译者分析
早期的翻译活动受限于译者的水平，多采

取合译的形式，即先由熟悉源语的译者口译出
大意，再由熟悉目的语的译者执笔润色，这一
翻译形式在我国的佛典翻译中就已出现。具体
到科学著作的译著上，自明末开始的科技翻译
便采用了传教士口述和中国士大夫笔述的形
式。到了清末，翻译活动 “仍采取西人口译，
国人笔述的方式”［1］。在传教士主导的翻译著
述活动中 “华士”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
由于双方地位不平等，译著中“有时加上合署
之同译、同著之释语，或者干脆抹去后者姓
名”［9］。
广学会译印的著作中如属代印或重印，其

著译者与原出版机构相同，这部分的书目往往
省略著译者和内容简介。在属于广学会独立译
著的出版物中，大部分都列出了著译者姓名并
附内容提要。但是，这部分著作往往只署传教
士口述或口译者的名字，而华人笔述者的名字
则被省略，如 《三光浅说》仅署名华立熙译，
《电学总览》仅署名美国博恒理译。不同于
Venuti将译者的隐身归因于译文中译者因为要
符合译入语的标准而被迫隐身［10］，广学会译
著中华人笔述者的隐身更多的是出于口述者与
笔述者地位的不平衡，为降低笔述者的影响力
或强化口述者的影响力，华人译者的功绩往往
被刻意抹杀。但也有一些著作同时署上著者和
负责笔述的华人译者的名字，如 《电学纪要》
一书就署名李提摩太著，常州程皈嘉述。
4 社会影响
由于广学会出版物完整目录的缺失和已有

目录的利用不够充分，过分关注其社会科学方
面的著作往往会使立论有失偏颇，如由于没有
参考民国初年的《总目》，很容易得出 “广学
会所译印的科学书籍中，自然科学类是很少
的”［1］这一结论。但是，通过表 1 可知，清末
广学会的自然科学出版物不仅涵盖了较多的学
科门类，其数量也较为客观，如此数量的出版
物势必会拥有较好的销量和较大的读者群，也
势必会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具体而言，其价
值和影响力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在内容上比较广泛，涵盖了自然科学

的很多学科，在社会上普及了自然科学知识，
有利于旧中国的科学启蒙，启发民智。广学会
出版的部分自然科学著作，在中国当时的相关
科学领域属滥觞之作，有拓荒启后之功。如广
学会重印的 《地理全志》一书原由墨海书馆
出版，是国内最早翻译出版的地理学著作，普
及了大量地理学常识。同时，广学会重印或代
印的自然科学著作由于考量了商业价值，因此
大多数是销路良好且有广泛的受众。例如，由
狄考文编辑的 《笔算数学》是清末流传最广
的算学教科书。［11］这些著作的印行无疑对中国
在相关科学领域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
用，促进了新知识在中国的传播。
二是有利于促进现代自然科学研究体系在

中国生根发芽，推动天文、物理、化学、农
学等学科体系的形成。例如，广学会在18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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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善兰为传教士花之安 ( Ernst Faber，1839-
1899) 新作 《德国学校伦略》作序。这是一
本比较系统地论述近代西方教育制度，介绍德
国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书。在序言中，李善
兰提出了 “教育强国”的思想，他认为，国
家的强盛在于人才，人才的成长必须依靠教
育，那就必须兴办和普及学校。李善兰培养了
一大批数学人才，可以说他是近代数学教育的
鼻祖。他所创立的 “中西和一”的教育模式
和“科学教育强国”思想，将中国传统科学
与近代西方科学有机融合，对中国近代的教育
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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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 年间发行量超过一万册的著作中就有
《农学新法》 ( Agricultural Chemistry) ，作者为
贝德礼，由李提摩太翻译。作为一本农学领域
的化学著作，该书在农业立国的时代 “促成了
学问风气的转变”，推动了近代意义上的农学
在我国正式创立［12］，因而具有重要意义。
总而言之，虽然广学会所译印的自然科学

著作在数量和影响力上均不及其社会科学著
作，但广学会在清末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价值
也不应该被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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